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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结束的中国嘉德2023春季
拍卖会“俪松居守珍”专场，拍品是
王世襄先生的书画工艺品收藏，这
批藏品中有两件张謇的书法作品，
最为我所注意。这两件作品均系王
氏家传，一件为楷书节临《高贞碑》
四屏条，上款作“勖臧道兄教正”，下
款仅署一“謇”字，钤“张謇私印”和

“季直”两印，就书法和钤印看，应属
张謇中年时期所书。屏条卷轴的签
条为王世襄的父亲所题，注明“资政
公款，癸亥冬继曾重装”，癸亥为
1923年，继曾是王世襄的父亲王述
勤，这应是他将此重新装裱后题的
签。另一件为行书七言对联，联文
乃集苏东坡的诗句：“无数天花随麈
尾，更看横翠忆蛾眉。”上款“紫君贤
世讲”，下款“张謇”，钤印“张謇季直
甫印”，以书法风格看，大致作于晚
清时期。

按屏条上款的“勖臧”，也即签
条所称的资政公，就是王世襄的祖
父王仁东，勖臧是他的字号，或也写
作旭庄，张謇与他以兄弟相称。对
联上款的“紫君”，则是王世襄母亲
金章的别号，张謇称其为“贤世讲”，
说明是把她当作有世交的小辈看待
的。张謇这两件作品都是为王家人
而作，所以也可以当作他与王家交
游的实物见证。

张謇与王仁东相识得比较早。
光绪十一年，三十三岁的张謇北上
参加顺天乡试，在京城结识了一帮
号称“清流”的名士，并相与成为朋
友，这其中就有福建籍的王仁堪、仁
东兄弟。王仁堪比张謇大四岁，而
王仁东则大一岁，虽说年岁相差不
多，可这兄弟俩的“出道”却早，王仁
东于光绪二年考中举人，后任内阁
中书，成为一个京官。王仁堪更牛，
他于光绪三年中了状元，照例成为

翰林院的修撰。
张謇这回的顺天乡试考风甚

顺，中了第二名举人，即所谓的“南
元”。然而接下去的会试却是连连
失利，不过当他每进京赶考时，都与
王仁东等有所酬酢。光绪十七年三
月三日，张謇日记云：“与可庄讯，寄
勖臧书件。”颇疑上说张謇节临《高
贞碑》屏条，就是这寄件。有意思的
是此年底张謇在日记上曾开列了一
个赠送新年贺礼的名单，其中就有

“王勖臧（茶腿）”，即赠给王仁东的
茶叶和火腿。

光绪十八年的这科春闱，本是
张謇最有希望考取的一次，不想阴
错阳差，还是名落孙山。张謇为此
灰心丧气，准备回乡终老。在离京
前夕，他还因王仁东的介绍，向科
举同年冯汝桓索要果树苗木，带回
家园种植，并有诗说“百年已决为
农计，四海常参种树书”，表明他放
弃功名的决心。此后则逢王仁东
外放，而张謇中状元后又是回乡创
兴实业，除了光绪十九年王仁堪卒
于苏州任，因吊丧有一相遇外，他
们之间则极少过从。直到光绪二
十九年初王仁东出任通州知州，两
人才重续前缘，又有了一次两年多
的合作。

王仁东在通州任上有何政绩，
目前尚少具体材料，可以知道的是
他对张謇事业的支持，如动员姑丈
陈宝琛向大生纱厂投资，资助师范
生曹文麟赴日留学，以及与张氏兄
弟联手发起创办新育婴堂。这些作
为就与他的前任汪树堂对张謇刁难
使坏形成鲜明对比，宜乎张謇在《南
通县图志》的“杂纪”里感慨“通之为
州也僻，游人所不易及，宦斯土者亦
鲜名彦”，而列举值得一提其名的几
位中，就有王仁东。

王仁东来通后，张謇曾陪他游
览狼山，还为他补祝五十生辰之
寿。张謇有题作《王司直属寿其季
父旭庄太守仁东》的诗，附注谓：“旭
庄时知通州，逾其五十初度已二年
矣。”其诗云：“京国交游辙，江湖浩
荡尘。相从再三叹，几阅八千春。
何世容栖遁，成翁亦苦辛。讵论凤
池夺，差喜虎符新。感慨能求治，聪
明道爱人。愿言君子寿，我亦是州
民。”既回忆过去之交往，又希望他
能为本地多有作为。

王仁东也曾赠所藏戴熙画的双
松图为张謇贺寿，张謇在画上有题
云：“贱齿五十，营师范学校寿松堂
落成，直王君勖臧来牧吾州，燕于此
堂。猥辱盛意，以此为寿。事相附
俪，亦佳话也。”由此可见此时两人
的私交也甚为相得。

可惜的是，原来亲近的友谊，遇
到辛亥革命带来的改朝换代，竟就
翻了船。推其原因，一边是张謇审
时度势，迎应了潮流，一边是王仁东
自甘遗老，在上海做了寓公，各自作
了截然不同的抉择。民国五年，赵
凤昌的儿子赵叔雍与王仁东的女儿
结婚，张謇有联为贺，但却没有和王
仁东照面。而两年后王仁东病逝，
也未见张謇的挽吊之作，由此说明
他们的确是分道扬镳了。

至于给王仁东儿媳金章（紫
君）书写对联，我觉得可能并不出
于王仁东的嘱托，而应是来自金章
兄长金城的请求。金城在晚清时
曾任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廨襄谳委
员，与张謇有交往，因为擅于篆刻，
曾为张謇治印多方，而张謇也为其
印谱题过长诗。金章也擅绘画，由
其兄向张謇请求书联，颇合情理，
并且与张謇此联字迹的晚清风格
能够契合。

早年，红砖红瓦房是乡村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现在这种房基本上见不
到了，但我老家所在生产队还有一幢，
那是一位下插知青建的房子。知青回
城后，那房转手了好几个人。

20世纪70年代中期，海安县各公
社（现称“乡镇”）都建起了轮窑砖瓦
厂。轮窑厂生产的砖瓦都是红砖红瓦。
红砖的规格是11.5×5.5×24厘米；红
瓦，又称红平瓦、大平瓦、洋瓦，规格约
为26×38厘米。

1970年，国务院召开了北方地区
农业会议，会议决定，争取在1980年
实现农业机械化，为了实现这一宏伟
任务，要求社队（乡村）大办农机制造
修配厂，以及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其他
行业，这对社队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
的推动作用，成为 1958 年之后社队
工业发展的新起点。海安县审时度
势，根据农民的需要，以及自身的资
源特点，决定大办乡镇砖瓦厂。1973
年，县革会（县政府）和有关部门要
求县属各乡镇场已办砖瓦厂的，要进
行技术革新，改进生产工艺、设备，未
办的需积极创造条件上马。在县国
营砖瓦厂技术人员的帮助下，乡镇砖
瓦企业迅速发展。一时间，农机厂、砖
瓦厂成为海安县乡镇工业经济的左
膀右臂。事实也证明，砖瓦厂的建立，
一方面带来了乡镇集体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给农民建房带来了极大的
方便。

70年代中期，农民建设三间红砖
红瓦房又需要多少钱呢？根据不少人
回忆，只需要一两千元钱。其中，红砖
约一万块，每块3分钱，需300元（这是
最大的一笔开支）；两根水泥中柱20元
（中柱两边的大插及壁柱用家中的杂
木，无须花钱）；9根水泥桁条约90元；
木椽约100元；旺砖2400块（每块两
片），约120元；红平瓦1200片，每片1
毛钱左右，约120元；石灰1吨，约50
元；建房人员工资50~80元之间（主要
是木、瓦工工资。小工，农民之间互相
帮忙，无须开支）；招待费用100~120
元。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费用，总体费
用也就在1000元上下。三间红砖红瓦
房建筑面积在65~70平方米之间，总
造价1000元，也就是每平方米的造价
在15元左右。

可就是每平方米15元造价的房
子，一般纯农户也很难建得起，只有
家中劳力多的家庭，节省了几年才能
建得起三间像样的红砖红瓦房。有俗
语说：喝了几年薄糁儿粥，砌了三间
大瓦屋。农家建了大瓦屋，亲戚们都
要来祝贺，那时虽然不时兴说鸽子，
但房子竣工时，瓦工头也要说上几句
吉利话：新砌华堂喜洋洋，多福多寿
喜满堂。喜得爹爹多富贵，喜得奶奶
福寿长，喜得相公高官做，喜得姑娘
嫁个状元郎。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
制后，多数农民把外出挣得的钱首先
用在建房上。拆去红瓦房，建起新楼
房。从排列式、组合式，到飞檐翘角的
古典式、现代气息的西洋式。从此，红
瓦房只是梦中常相见！

最近结束的王世襄先生的书画工艺品收藏拍卖专场中出现了
张謇为王世襄祖父王仁东、母亲金章写的四屏条与对联，揭开了张
謇与王世襄家族交往的一角。

张謇为王仁东写的四屏条 张謇为金章写的对联


